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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活烈士”的传奇
——抗联老战士刘义权的战争生涯

余玮

刘义权原名刘大喜，苏联名字诺尔斯夫维奇。
1930年1月出生于山东聊城，1943年4月加入东北抗
日联军，后任周保中将军勤务员、警卫员，参加过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尉军衔。三
次获得俄罗斯政府授予的“1941—1945 年伟大卫国

战争胜利”纪念奖章。
整个采访不用过多的引导或提问，老人记忆力

十分惊人，讲述过程中很少中断，看得出他对抗联岁
月、对硝烟生活的记忆刻骨铭心。九一八纪念日前
夕，他打开了封存已久的记忆……

“我大小参加过30多次侦察和上百次的战斗任务，许
多战友都牺牲了，我死里逃生——母亲为我堆了一个坟、
烧了8年的纸，享受了8年的烈士待遇。”胸前一排排的
勋章是对刘义权老人生死殊荣的印证。他指着腰和腿部的
伤口，动情地说：“与许多战友相比，我是很幸运的，活
到了现在。”老人这么多年来，睡觉从不脱外衣裤，就是
战争年代当警卫员时保持下来的习惯。

刘义权原名刘大喜，1930年生人，祖籍山东聊城。6
岁那年，他跟随父母、祖父母闯关东，来到辽宁省盘锦市
附近的戴家埔40公里处落户。

1943年农历三月初三，13岁的“小猪倌”刘义权家
来了生人——失踪多年的老舅高鹏柱。舅舅时常念叨：

“日本人的日子要到头了，我们中国人不会一辈子被他们
欺压的。”舅舅给刘义权讲了很多抗日打鬼子的事，特别
讲到他们的领导叫周保中，指挥打败了很多日本侵略者。

“我也想参加抗联打鬼子！”舅舅临走的那个晚上，刘义权
将这个酝酿已久的想法说了出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舅舅带着他上路了。62年后，
刘义权93岁高龄的老母亲还记得往事：“他老舅带枪来
的，大喜就喜欢枪啊——半夜我一摸炕，他人没了，跟他
老舅打日本鬼子去了！”

刘义权跟舅舅辗转来到吉林省通化县秦家沟。在这个
偏僻的小山村，舅舅把他介绍给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的刘
雁来侦察小分队。“这支小分队，我加入以后就有9个人
了，很精干，活动能力和战斗力特别强。”

第二天，一觉醒来的刘义权发现老舅不见了，小分队
的负责人刘雁来拍着刘义权的肩膀说：“从今天开始你就
跟着我们，是我们分队的小战士了！”此时是 1943年 4
月，刘义权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侦察小分队中最年轻
的一名侦察员，他曾多次依靠年龄的“掩护”打探到了很
多日军情报。

刘义权参加抗联以后，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通化县夹
皮沟营救被抓的抗日群众。“一天下午，小分队转移途
中，走到夹皮沟的树林子时，发现十几名‘讨伐队’在鬼
子带领下向我们走来，要枪杀反满抗日的群众。小分队在
队长刘雁来指挥下，埋伏到‘讨伐队’必经的山路旁发起
突然攻击，消灭了数名敌人。”“那时候我手里没有枪，我
没办法打鬼子，但是我能救人。当时政委李永镐负责保护
我，大家冲锋时我也跟着冲了上去，从敌人尸首旁拣起一
支三八枪，绕到被捆着的抗日群众跟前，高喊‘我是来救
你们的’。然后，用刺刀挑开七八个人身上的绳子，与小
分队一起把他们带到了安全地带。”刘义权很自豪地说：

“这是我第一次打鬼子，也是第一次缴获鬼子的枪。待转
移到安全地带，刘雁来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好小子，
有胆量！’可是，我拣的那支枪并没有归我。队长说，你
要枪，就得自己去向敌人‘要’。”

小分队多次辗转执行任务，路途艰苦，刘雁来将刘义权
交给了一个名叫王国俊的地下党交通员，随后小分队集体
转移。“王国俊是当地人，而我是外地人，在一次侦察中我被
敌人发现，遭到追击。我和王国俊分头跑，在一个石砬子
旁，冲出一个姑娘，她把我拉到小山洞里。询问中得知，她
叫翁淑贤，16岁，父母都被日本侵略者杀了，从辽宁桓仁县
来到这里投奔叔叔。我告诉她我是抗日打鬼子的。她说，
我看敌人抓你，知道你不是坏人；你这么小就敢打鬼子，真
是好样的。天黑时，我被翁淑贤带出了虎口。”

晚年，刘义权旧地重游时寻访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
翁淑贤。两位老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喜悦的泪水在眼圈
打转。

刘义权回忆说：“翁淑贤救我后，我很快就找到了王
国俊。当时，大地主陈家模过六十大寿，这个人的儿子是
夹皮沟地区的警察署署长。陈家模是恶霸，许多伪警察、
特务、地主都来拜宴，日本侵略者也来了很多，摆了10
多张桌。内线唐作文是掌勺厨师，给寿宴做饭做菜。”

唐作文让刘义权卧底进寿宴帮忙烧火，然后往前屋
送水。前后屋走了几趟，刘义权看见前屋的墙上挂着一
个“王八盒子”，即 8mm半自动手枪。而且他发现参加
寿宴的这些人都喝多了，大部分都睡着了或者歪在一边
不省人事，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枪从墙上摘了下来。现
在回忆起来，刘义权说，那时候真是小孩办事不考虑，
枪拿到手之后，他把枪揣进怀里，把枪套摘下来扔地
上，然后大步流星地往外走。“结果很快被日本‘讨伐
队’发现。敌人追击我，我就使劲跑，因为我不能让他
们抓住，第一我想要这把枪，第二如果被抓住了，那我
就没命了！”

“脱身后，我来到浑江江边一棵大柳树旁的唐作文
家，是他用船把我送过浑江的，我找到了抗联小分队。刘
雁来说：‘你好小子，我本来想把你就放在地方了！’我从
怀中掏出那把‘王八盒子’，说：‘我弄到一把枪！’”虽
然“王八盒子”交公了，但是刘义权得到了一把“三八”
式马步枪，尽管里面只有4颗子弹，但总算圆了自己想要
把枪的梦，也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再没离开过大部队。“事
后我知道，王国俊第二天被敌人抓到了，他受了很重的
刑，却什么也没说，被敌人活埋了。前些年，我在当地史
志办同志的陪同下，找到了王国俊的坟墓。当地政府为他
立了一座碑，每年清明节各界人士都去为他扫墓。”

回忆起当年在抗联小分队的战斗经历，刘义权显得特
别激动，不时流露出对那段难忘岁月的怀念。“当年很多
地下党员和抗日群众同鬼子进行殊死的斗争，我不过是其
中之一。”

“小猪倌”成了
抗联侦察员

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
争中，战斗形势逐渐不利，加之与中共
中央失去联系多年，因此自1940年起
除留一部分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其
余全部退往苏联境内，并先后在接近中
国的地方建立了南北野营。

1943年10月，刘义权加入东北抗
日联军教导旅北野营。“我年纪小，就
被编到警卫班。每天早上都按时出操、
跑步，一跑就是十圈。”

到北野营的第六天，早上出操时，
刘义权实在跟不上队伍，一下子瘫倒在
地上直喘粗气。正当苏联军官要上来训
斥时，一位身材魁梧穿马靴的军官在一
旁阻止道：“刚来的孩子，跑不动就让
他在一边站着吧。”此人正是周保中将
军。几天后，周保中把刘义权叫到了办
公室，“你就留在我这里干勤务吧”。从
此，刘义权开始了在周保中身边长达6
年半的生活。

“当年能够在周保中身边工作，纯
属意外，要不是因为那次训练时我身体
不好，恐怕一辈子也不会被他注意
到。”刘义权回忆说，“刚开始我还是警
卫班的战士，只是每天到周保中的办公
室和宿舍给他打水、扫地、擦桌子，或
者去食堂打饭，有时候也给来开会的干
部们斟茶倒水、买烟卷。”

1944年，刘义权和另外两个同志
被正式抽调为周保中的警卫员。“三个
警卫员中我最小，所以周保中和夫人王
一知的勤务工作大部分都是我去做。”

“一次，参加军事训练时，爬上几十

米高的塔台练习跳伞。我跳伞没有掌握
好方向，被挂在了树上。点名时发现少
了我，战友们撒大网找才找到我。周保
中当时还逗我：‘你是不是在树上为我们
大家放哨呢？’”在刘义权的印象中，周保
中没有一点“官架子”，风趣幽默。

1945年8月1日，周保中突然下达
了一个命令，为了斗争形势需要，抗日
联军指战员全部更换一个假名字。“刘
义权这个名儿，周保中给我起的呢！有
一回，周保中和人在屋里商议事情，我
进屋去给他们送水，周首长看见我说，

‘你这孩子很仁义，我给你起个名，你
就叫刘义吧！’这时候他旁边一起商议
事的人伸出拳头说，‘我再给你加个拳
头！’就这么的，我的名字从大喜变成
了义权。”

这年8月8日下午，从苏联军官那
里传来了小道消息：“苏联和日本的军
队在乌苏里江边上打起来了！”尽管谁
也不知道这事是否是真的，但这个小道
消息在北野营里转了好几圈。

8月9日一大早起来，收音机里的
消息终于证实：8月8日，苏联外交人
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
滕，当面向他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的宣言。当时，苏军已经进入中国东
北，正在向腹地顺利推进。野营里顿时
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当天，周保中召开
了东北党委紧急会议。

苏联红军在确定反攻计划时，决定
让抗联教导旅一同行动，主要是估计到
日本可能会殊死抵抗。没想到，几乎就

在苏军刚一进入东北，日本侵略者就求
饶了。“所以苏军最高司令部命令我们
原地待命。”

“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我们
高兴得什么都不会说了，就知道一个劲
地欢呼。当时部队在苏联，听到消息我
们就赶紧往国内赶。”9月8日，刘义权
跟随周保中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祖国。飞
机在长春机场降落，踏上祖国土地的那
一刻，就连经历过生死的周保中也热泪
盈眶。他第一个走下飞机，将脸紧紧地
贴在祖国大地上：“祖国啊，我们回来
了！”所有人下飞机后都不由自主地亲
吻大地。

“回国后不久，我们就去沈阳向东
北局书记彭真汇报情况。当时，党中央
派出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来到沈阳。当
天晚上，周保中、崔庸健和我化装成铁
路工人，到了沈阳张作霖大帅府东北局
驻地。我的背包里装着东北抗联党委的
全部材料：东三省军事地图、日军在东
北战略点图、东北党委部署会议记录、
党委委员名册、十大军党员名册、抗联
牺牲烈士名册以及周保中从1931年到
东北以来的日记。周保中向彭真进行了
三天三夜的汇报，并向东北局移交了历
史档案和组织关系等。”彭真听取汇报
后，感慨万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
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
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
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
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

“这是对抗联的最高评价啊！”刘义
权指了指胸前的军功章，自豪地说。

“祖国啊，我们回来了！”

1949年，刘义权跟随周保中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1月跟随
周保中南下云南。1950年，刘义权从云南参加抗美援
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42 军 124 师 371 团先遣大队
队长。

1950年10月，在大同江附近13号高地的一次战
斗中，刘义权炸碉堡时腹部受了伤。“先遣队378人，4
个半小时的战斗，死了370人，只活下七八人。炸掉碉
堡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听说肠子都出来了，被当作
死尸装上了车，准备下葬。”“事后才知道，当时往回运
伤员的两辆卡车，一辆被美军飞机击中翻到了山下，装
我的另一辆车死里逃生，躲过敌机轰炸，回到了兵站。
可能是由于颠簸，我缓过气来，但21天不省人事，连陈
毅率团到朝鲜慰问我们都不知道。”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后，刘义权就一直在丹东
养伤。当年，刘义权的战友回到辽宁盘锦，告诉刘义
权的母亲，说自己亲眼看到他在炸碉堡时“光荣牺
牲”，被抬上卡车运走了。从那时起，刘义权的母亲
为儿子堆了一个坟，烧了8年纸，哭坏了眼睛，没想
到儿子竟是“活烈士”。

1957年，养好伤的刘义权从部队转业，随女友来
到齐齐哈尔市，并进入建华机械厂工作。女友就是当
年负伤时组织安排照顾他的护士。不久，他们结婚生
子。1958年，刘义权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老家盘
锦，年年为他烧纸钱的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刘义权这时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带着弟弟生活。

刘义权转业到齐齐哈尔市建华机械厂（后改制为
齐齐哈尔市建华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直至1980
年离休。他先后在厂长办公室、军代室、机要室等5个
科室工作。

晚年，刘义权和老伴的饮食起居都靠小女儿照
顾。刘义权的小女儿说，我爸现在年龄大了，平时有
些糊涂，但是一讲起当年的事儿，就停不下来，而且
思路特别清晰，因为那是他一生最难忘的经历。老人
则说：“现在也许是年纪大了，时常想起以前的事
儿，回想起当年的那段战争历史，虽然惊心动魄，但
仍是我最宝贵的记忆。”

2014年9月7日，原东北抗联教导旅教官、俄中
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俄罗斯老战士协会副主席瓦西
里·伊万诺夫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伊万诺夫1921年
出生于苏联斯摩棱斯克一个农民家庭，1939 年入
伍，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卫国战争结束后，伊万诺
夫被调往苏联远东军区红军第88独立步兵旅（东北
抗联教导旅）担任军事教员，负责培训中国抗日联军
官兵，并从事派遣对日本关东军的侦察工作。在这段
时间里，他与周保中、李兆麟等中国抗联官兵结下了
深厚的革命友谊。伊万诺夫还参加了苏联红军解放抚
远、同江、富锦、佳木斯、依兰和哈尔滨等地的
战斗。

刘义权闻此噩耗，十分悲痛，第一时间发出唁电。
字里行间透着他与伊万诺夫的深厚的战友情，透着伊
万诺夫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一生珍惜与中国人民的友
谊的高尚情结及人格魅力。“……瓦西里·伊万诺夫同
志是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战士、中国人民尊敬的朋
友。他参加了最后消灭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光复中国
东北地区的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们并肩战
斗。当时，我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战士，是周保
中同志的警卫员，我和伊万诺夫互帮互助、朝夕相处，
结下了伴随终生的战友情谊。在漫长的岁月里，瓦西
里·伊万诺夫同志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他热爱
的苏联（俄罗斯）祖国和人民，贡献给了中苏（俄）人民
的友谊事业……安息吧，瓦西里·伊万诺夫！亲爱的朋
友和战斗的同志！你的名字和你的贡献，将在世界人
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史册上、在中苏（俄）人民的友谊
史上长存！”

刘义权说，伊万诺夫在晚年致力于铭记历史、
教育后人，数次来华访问。“我曾与他多次见面，
推心置腹，延续着我们的战友情谊。他撰写的回忆
录，饱含着他对中苏人民并肩战斗的眷念，饱含着
对日本法西斯的痛恨和警惕。我们正期待着在2015
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时重逢，万万没有料到传来的竟是难以置信
的噩耗！‘参加解放中国东北的战斗是我一生最宝
贵的经历之一。我会珍惜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继续
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日本只有正视
历史、真诚认罪才能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否则，
只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掷地有声的话语，竟
成为老战友留下的遗言！”

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开始，俄
罗斯政府每10年向东北抗联在苏联远东组成88旅的
老战士颁发一次纪念勋章。1995年、2005年和2015
年，刘义权先后三次获得以俄罗斯总统名义颁发的纪
念勋章。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老人接受了记者拍照的请
求。他胸前挂满了奖章，有俄罗斯政府颁发的三枚纪
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勋章，也有一等功奖章、三级独立
自由勋章、解放奖章、解放东北纪念章和抗美援朝纪
念章。

今天看来光泽有些暗淡的奖章、勋章，有些不太
耀眼和夺目，但正是这些奖章、勋章见证了老人为革
命事业作出的贡献，也展现了抗联老战士对荣誉的毕
生珍惜和追求。

（本文作者为红色作家、诗人，文献研究专家。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

不老的家国情怀

周保中 （前） 与警卫员刘义权 （后） 抗联老战士、周保中警卫员刘义权夫妇

刘
义
权
与
俄
罗
斯
战
友
重
逢

抗联老战士、周保中警卫员刘义权


